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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花子能見施小姐上了轎，遂喜洋洋的進前跟隨了轎而去。道人見花子能同施碧霞去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小姐啊小姐，非是貧

道敢來騙爾，實是出於無奈，若再遲了又恐李府家人來到，若知此事又是貧道的干係。如今只等李府家人來到與他說明，那時隨他

到花府去吵鬧，就不干我事了。」　　不說道人自思自想，且說來貴回到家中，正吃午飯的時候，遂將此事稟與李太太知道。李太

太立即吩咐總管：「取銀五�兩與來貴去辦。」那淡氏大娘道：「婆婆，我想婦人死屍必須婦人收殮才是，不如叫王婆前去伏侍下
棺，不知婆婆心下如何？」

　　李太太道：「媳婦，爾說得極是有理。」便叫王婆前去伏侍。

　　來貴與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，來貴道：「我去買棺木，三元哥，爾同王婆先去，但此銀子必須交施小姐親收。」三元說：

「曉得。」遂一齊直走到玉珍觀。三元道：「道人，爾去請施小姐出來，銀子在此要交與他。」道人應說：「即交小道也是一樣

的。」三元道：「要當面交與小姐的。」道人暗想：「料瞞他不過的，待我向他說個明白，或是或非就不干我的事了。」

　　遂說道：「小大叔，若說施小姐已被花子能搶去了。」三元道：「爾這道人，做甚麼勾當惹伊搶去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大叔，

難道爾不曉得他的利害？小道只說得一句施小姐是李大爺買了，他就將兩個巴掌打得小道滿面通熱，他尚不肯歇，還要將小道送交

縣官去打枷。小道再三哀求才歇，實不干小道之事。」三元道：「歹了，歹了，別人由他搶去，我家大爺周濟的人爾也敢搶去了。

花子能，爾這狗亡八、小烏龜真不仁，不是我說誇口，別人怕爾，我家大爺是不怕爾的。道人，這裡五�兩銀子拿去快辦喪事。王
婆，爾進去照顧照顧。我去報與我家大爺知道。」說完，就行如飛的去了。那道人同王婆進房來，道人說：「此位就是施大爺，生

成如此奇形怪狀，卻不要害怕他，我去了就來。」說尚未畢，只見來貴買了棺木已到，道人也將此事對他說明，來貴聞言，一時大

怒，將花子能名姓大叫就罵不絕口，也來幫助道人料理喪事，又請醫生來看施必顯的病，按下不題。

　　再說花子能押著轎子來到府中，吩咐家人預備今晚成親物件。此時施小姐轎已到內堂，那三�一個偏房小妾早已聞知娶了施小
姐回來，遂大家商議前去接他。那些小妾多是豔妝打扮，抹粉胭脂，走到施碧霞轎前叫道：「小姐請出轎。」施碧霞一看，心中暗

想：「為何這些女子盡是豔妝嬌嬌打扮？看他們這等舉動不似上等之人的模樣，若是下等之人，又不是這般打扮，奴家到此還是做

丫頭，為甚麼小姐稱呼？看此家卻是個大官家，只是這三�餘人教奴家如何稱呼他？」只得叫聲道：「列位請。」這些小妾一齊說
道：「小姐請。」遂將施小姐引上萬香樓。

　　這些小妾道：「小姐請坐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列位請坐。」

　　才得坐下，只見丫頭捧了三�二杯茶來，各人吃了茶。又見花子能也上樓來，各人立起身叫道：「少爺來了。」施碧霞也立起
來，見他們叫少爺，也隨口叫道：「少爺萬福。」滿面含羞，正要跪下去，花子能道：「不要如此。」一手扶起，再將施碧霞一

看，說道：「果然生得妙，還是我少爺的好造化了。」

　　乃執其手叫聲：「這裡來。」那施碧霞連忙頓脫了手。此時心中已經明白，想道：「他必是官家惡少爺，奴家好比鮮魚上他的

鉤釣。不知道人因何瞞我，奴家因時忙意亂，不曾問得明白，被伊騙了來此，看伊行誼乃是不良之徒，不然為何小妾如此之多？奴

家自有主意。」花子能叫道：「碧霞爾來，少爺與爾說話。」施碧霞身子卻不肯動，只答說：「少爺有何話說？」

　　花子能走上前來，雙手攔腰一抱。施碧霞心中大怒，將身一閃，將手一推，將花子能推跌了一跤。花子能爬了起來，心中大

怒，罵道：「爾這喧人，敢如此大膽麼？我少爺的名聲誰人不怕，就是官府也怕我少爺。爾這賤人敢如此放肆。」遂叫」丫頭：

「將這賤人的衣服都剝了，按倒在牀好與我作樂。」

　　這些小妾一齊道：「少爺不必生氣，念伊新來的不曉得道理，暫且饒他初次。」又道：「施小姐，爾乃聰明伶俐的人，山西來

到此處遇著我家少爺，可知古人說的好：有緣千里能相會。我家少爺因愛爾花容月貌，生得美妙如此，叫爾幾次不來他不怪爾，若

是我們如此，早已被他打得半死了。我們好比群花勸牡丹，凡為人萬事總要耐性。爾可知花府的威風誰人能及他？吃的俱是山珍海

味、龍肝鳳髓，呼奴喚婢，爾若從了他好不受用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若不從便怎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怕爾不從麼？爾今到此猶如飛

蟲投入蜘蛛網，看爾飛得出去麼？」

　　施碧霞道：「淬！休得胡說，爾不可把我施碧霞小覷了，我祖父亦曾做過塚宰之官，就是我爹爹亦受總制之職。奴家算是千金

小姐，現雖落難，不致狼狽。況我在上尚有哥哥，日後青雲得路，恢復我祖先之職亦未可料，何其欺辱，爾亦不要看錯了。」

　　花子能道：「爾說爾家曾做官麼？依我少爺看起來猶如芝麻大的官，待我少爺說出來，恐連爾的魂也唬出來呢。我爹爹花錦

章，官封一品，當朝宰相﹔我二叔花錦文，官居九州都招討﹔三叔花錦龍，亦受太子太保兼管總漕﹔四叔花錦鳳，他的官最小，現

今是皇上的姊夫、先王的駙馬。我名花虹，字子能，莫說是爾，就是文武官員誰不怕我花少爺？」

　　那施碧霞不聽此言便罷，聽了一時心中大怒、柳眉倒插，暗想道：「原來殺我父親就是他麼？待我先殺了此賊為我爹爹雪些怒

氣，然後再殺其父叔便可報仇了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不可，我殺此賊不難，只奈哥哥病在玉珍觀，豈不害了我哥哥，絕了施家香

煙？等待哥哥病好再來報仇便了。」遂叫聲：「花子能啊花子能，爾這狗奴才，爾這小賊囚，憑爾花言巧語說得天花亂墜，我施小

姐是不好惹的。自古至今須當依禮而行，何曾見滅孔門大禮而就犬意？任爾勢大如天，我施小姐是不怕的。

　　爾若見機者快些下樓而去，如若不然恐難逃我施小姐的拳了。」

　　花子能道：「爾這不識好歹的賤人，既然願將身賣，那裡有人來買爾？多虧我少爺收留了爾，也有轎子接爾來的，也不為無禮

了，反說我滅禮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啐！奴家母親身死，奴家賣身收殮願做丫頭，若要奴家為妾，除非太陽西升東沉，水向上流即

相從也。」

　　花子能道：「爾休得嘴硬，爾若是和和順順便罷，再敢如此硬強，我少爺是不依的。」一面說一面走近身邊，一手伸去摸他的

乳。施碧霞就將左手撇開，右手一連幾個巴掌，打得花子能叫喊連天道：「好打、好打，爾這賤人當真打了我麼？」

　　施碧霞道：「就打死爾這賤囚亦何妨？」說聲未完，一連兩手幾個嘴巴，打得花子能眼目昏迷，頭眩心痛，一跤跌倒在地下。

　　這些小妾扶起花少爺，個個埋怨施碧霞，說道：「施碧霞，爾休得裝呆，少爺是打不得的，打了少爺是有罪的。」花子能氣得

咆哮如雷道：「爾這賤人，今日敢打主人麼？我送到官去打爾下半截來，爾才曉得我利害呢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是不怕人的，若還

說爾是主人，為何逼奴為妾？就到當官奴是有理，憑官判斷也不能從的。爾們這一班歪貨不要幫其惡、助其凶，大家駛了一帆的

風，我是堅心立志不從的，看爾們怎奈何得我。」

　　那花子能家中也有請教師習法的人，學其拳法亦非一日之功，為何一個女子也打他不得過呢？為了酒色太過度，雖然拳好，但

奈腳步空虛，況施小姐是個將門之後，武藝精強，那花子能那裡是他對手？故被施碧霞連連打跌了兩倒。只是心中氣惱不過，若要

認真呢又打他不過，若要歇呢心中又不願。回意一想又愛他生得美貌，故假笑臉道：「怪是也怪爾不得，但山西人原是摳蠻的，只

是來到此處就比不得爾山西了，爾就應學此處的風俗，萬般總要聽人勸解。」口裡雖是說，兩手又來摸他的胸乳。那施碧霞將手一

撥按倒在地，等伊爬起來又將腳望花子能屁股上一踢，花子能叫聲：「暖唷！」雙手捧屁股臀上道：「爾這賤人敢如此撒野。不好

了，屎都踢出來了。」又道：「爾們這些賤人坐視不救，卻呆呆立著看視。」這些小妾道：「少爺尚且跌了三倒，何言我等那裡是

他的對手？」花子能此時發怒如狂道：「爾這賤人好不中抬舉，敢如此無法無天麼？爾們將這賤人與我捆縛起來。」這些小妾大家

上前勸道：「少爺不必生氣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娼根敢如此無禮，將他捆縛弔在花園樹上，活活打死他。」這些小妾又勸道：



「少爺不必生氣，大人莫怪小人之過，今日是做親不成了，等待三日，我們勸他回心轉意便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若不念著眾人面

上勸解，就將爾活活打死。」遂怒氣衝衝走下樓而去，這且不言。

　　再說李榮春來到海豐寺與法通長老下棋談敘。那法通長老只得三�多歲之人，兼有道德，更學的琴棋書畫無所不曉，雖然是個
和尚，往往與俗人來往周旋，就是這些土人因他一團和氣，都愛與他相處，所以李榮春常來與法通長老閒談。那日李榮春來到海豐

寺與法通長老著棋，只見三元跑到裡面叫道：「大爺不要下棋了，那施小姐被花子能搶去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施小姐被花子能怎麼

樣就搶去了？」三元道：「因被他一見就搶去。如今大爺快到花家去討了他回來，若是遲緩就無用了，許時就不是原封貨。」李榮

春道：「胡說！我且問爾，方才吩咐爾的銀子可曾挪去麼？」三元道：「小人已挪去，本要交與施小姐，因他被花子能搶去故交與

道人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只要有棺木之費就罷了，施碧霞又非我的親戚，何必我去取討，我也不要見花子能這禽獸的人。」這正是：

閉門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香自主張。

　　那李榮春乃仁厚君子，素乃不犯女色，那花子能平生不仁，恃強為勝，李榮春雖然不怕他，奈之何，而去要恐閒人的閒話，知

者說我義氣，為其路見不平﹔不識者道我為貪其容貌美麗與之爭奪，恐有閒人是言，所以不往，只叫三元回去便了。那三元只望李

榮春去花家取討施小姐回來，他在外面也有風光，亦有臉面，誰知李榮春竟不以為意。那三元心中一想，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。」

遂叫：「大爺，爾說罷了不去與他計較，依小人愚見是罷不得的，必要向他理論為是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為甚麼樣一定要我去取

討？」三元道：「那花子能平日作惡多端，今日又搶去施小姐，必然逼他成親。那施小姐乃總兵之女，千金貴體之人，必知守禮，

定不肯做他小妾與他成親。想花子能強暴成性之人，焉肯干休？如此看來，兩個必然打做了一堆。爾想花家人眾幾多，施小姐乃一

個孤身婦女，如何是他對手的？大爺啊，爾是濟困扶危的好漢，必須去救他出來才好，不然就被旁人議論說大爺的人被花家搶去，

連討也不敢去討，豈不被人笑殺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怎麼是我的人？」三元道：「施小姐賣身葬母，大爺將銀周濟他，雖然大爺不要

他，在旁人總曉得是大爺買的人了。」三元話說未完，忽然肚痛難當，李榮春道：「爾既肚痛可先回去，我就自去對他討人。」那

三元遂即先回去。

　　李榮春說道：「道長，小生就此告別了。」法通道：「為著何事如此著急？」李榮春將前事說明了一遍與道長聽，那道長亦為

其怒氣不平，道：「大爺，爾生平未受人欺，今日花家明明要來欺著大爺，但是也還與不還，休得與他賭氣，萬般事只能容忍為

是。」李榮春道：「長老，我想花子能雖然不仁，見了我未必敢甚無禮。」法通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見大爺面色不好，須應以忍為

要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謝了，來日再會。」

　　遂別了法通望花家而來。他因被三元激了幾句話，所以容貌帶怒，那些閒人見李榮春氣色昂昂的走，不知要與誰人打架，大家

說道：「不知大爺如此大怒與誰冤家，我隨他去幫助幫助。」

　　眾人齊聲說道：「講的有理。」遂隨了李榮春而行。

　　誰知來到太平橋，那橋下新開一間碗店，店門上掛一個鶯哥，那鶯哥口裡叫道：「爾們來買碗，爾們來買碗。」店內伙計因無

生理，大家俱在店內下象棋。那李榮春才下了橋，聽得鶯哥叫得好聽，又聽得店內說一聲：「將軍。」又一個說：「不妨，有車在

此的。」又聽得：「再將軍。」李榮春將頭向店內看一看，把頭點一點，其實是看鶯哥並看店中的人，誰知這班人說：「是了，必

此店內的人與大爺冤家。」遂大喊一聲：「一齊打進去與李大爺報仇。」那店內的人說是白日搶劫，叫救連天。李榮春道：「爾們

為著何事把著這店打得如此模樣？」

　　眾人應說：「與大爺報仇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胡說，那個叫爾打的？」眾人又應道：「是爾叫我打的。」李榮春說道：「我何時

叫爾？」眾人見李榮春不坐賬，齊說：「不好了，大家走了罷。」一說隨各散去，走得乾乾淨淨。店主人與鄰右各向上前來說：

「大爺莫得說了，要爾賠我貨價就是賠我此事放釋，乃念著爾素行好善，惟以要爾賠了貨價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怎樣要我賠？」店

主人說：「爾不聽見眾人齊說道是爾叫他們打的？」

　　李榮春聞店中人語此，遂應道：「罷了，爾去算算該的多少錢項，我就賠爾。」那店人約略一算，說道：「計共該銀三百八�
四兩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我寫一張票，與爾到如春銀店取挪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多謝大爺。」李榮春寫完了銀票，直向花家而來。但想

李榮春不聽三元的話還好，一聽其言幾乎性命險遭火燒。如何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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